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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 作 家 刘 成 志 的 艺 术 人 生

●葛月 本报记者 武曼晖

在科尔沁草原广袤的怀抱里，洮儿河如一条温润的玉
带，波光潋滟，不舍昼夜地蜿蜒流淌。它滋养着两岸丰
饶的土地，也悄然孕育着这片沃土上深沉而蓬勃的艺术
精魂。当镜头掠过无垠的碧野、蜿蜒的河流与沉淀历史
的古城，最终定格于一位老者——刘成志的面容时，时光
仿佛在此刻凝结。他额头的沟壑是岁月风霜的刻痕，眼神
深处跳跃的是戏剧不熄的火焰，那是一种历经沧桑而愈发
纯粹的光芒。这一方水土的慷慨馈赠与一个剧作家跌宕起
伏的生命长河悄然汇流，共同谱写了一曲关于热爱、坚守
与创造的壮丽篇章。

根植沃土，悄然萌发的艺术种子

刘成志，笔名戊士，一级编剧，1938年生于辽宁省辽
阳县。1957年毕业于沈阳机械制造工业学校，1961年起
从事戏曲艺术，最初当演奏员、编曲，1963年起任专职编
剧。曾任白城市戏剧创作室副主任、白城市剧协副主席，
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

刘成志的生命源头，深扎在辽阳县邵二台乡大东山堡
屯那片充满泥土芬芳的乡土之中。那里，不仅是他地理意
义上的家园，更是他内心艺术种子悄然萌发的天然沃土。
少年刘成志的课本之上常叠压着《施公案》《彭公案》等传
奇话本。书页翻动间，文字构筑的江湖侠影、恩怨情仇与
命运跌宕，如同隐秘的钥匙，一次次叩击着他敏感而充满
想象的心弦，为他后期创作的大戏《武林魂》（省级二等奖）
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然而，更深刻、更日常的艺术滋
养，却弥漫在家庭的烟火气里。

祖父，一位旧式的私塾先生，在简陋的学堂中，用抑
扬顿挫的声调诵读着“四书五经”，那韵律本身就蕴含着
语言最初的节奏之美。父亲，一个念过“国高”的小知识
分子，在祖父眼中却是个“不务正业”的孩子。他的“不务
正业”，源于对民间音乐的痴迷。村中谁家有红白喜事，
鼓乐班子一响，父亲的身影便融入其中，那份沉浸于唢
呐、锣鼓中的专注与陶醉，是少年眼中最生动的艺术启
蒙。而母亲，一位大家闺秀，不仅识文断字，更有一副好嗓
子。她在田间灶头的劳作间隙，信口哼唱的婉转悠扬、或喜
或悲的东北民歌小调，如同清泉无声地浸润着刘成志幼小
的心灵。多年后，当刘成志在吉剧唱腔创作中，不自觉地融
入东北民歌特有的苍凉、质朴与直爽，正是母亲哼唱的旋
律，穿越漫长岁月，在他灵魂深处的深情回响。

命运转折，洮水河畔的艺术新生

青年时代的刘成志，胸中激荡着“男儿志在四方”的豪
情，一心向往着“最远的地方”——四川。然而，命运的安
排总带着几分戏剧性的转折。家庭的牵绊让他未能远行，
却意外地因吉林白城一个重型机械厂的筹建而落脚于
此。这个看似工业建设的起点，却因一次地质勘探的“三
铁锹见水”（地下水过浅无法建厂）而搁浅。这个意外的挫
折，竟成了他艺术人生的转折点。

在工厂筹备的闲暇里，刘成志埋藏已久的音乐才华如
泉水般喷涌。二胡的清越、笛子的悠扬、手风琴的饱满、
大小号的嘹亮……他不仅样样精通，更展现出了非凡的组
织和指挥才能。作为工会宣传委员，他带领着厂里的业余
乐队，活跃在白城各种文艺汇演、舞会的舞台上。尤其是在
铁路俱乐部的演出，让他声名鹊起。聚光灯下，他挥洒自如
的指挥身影，让他成为这座城市冉冉升起的文艺明星。这

份“小名”，为他推开了通往专业艺术殿堂的大门。他很快
与文化馆的张维廉等人结为挚友。正是慧眼识珠、后来成
为吉剧团团长的张维廉，在得知省里成立民族管弦乐团来
白城招生的消息后，第一时间想到了刘成志。凭借扎实的
音乐功底和在城市积累的声誉，刘成志顺利通过考试，从此
迈进了吉剧团的门槛，人生轨迹彻底转向了他命中注定的
艺术道路。

迎难而上，从乐队到案头的华丽蜕变

初入吉剧团，刘成志的身份是编曲。然而，吉剧作为一
个新兴剧种，其唱腔体系几乎是一片亟待开垦的处女地，仅
有《桃李梅》与《蓝河怨》两出戏支撑门面。面对“新创唱腔”的
巨大挑战，刘成志虽感压力，但骨子里那份“越难越高兴”的
倔强却被激发出来。他潜心钻研，试图用自己的音乐积累为
吉剧添砖加瓦。然而，当省里调来一位科班出身、理论扎实
的专业编曲后，刘成志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系统理论上的
不足。他没有固守，而是坦然回到乐队。

但剧团剧目的贫瘠，始终像一根刺扎在他心上。“怎么
就俩？再整几个不行吗？”这种朴素而强烈的责任感，促使
他走进了剧团资料室。在积满灰尘的书架间，他如饥似渴
地翻阅着《京剧汇编》等资料。直到《梅花簪》的故事跃入眼
帘，瞬间点燃了他的创作激情。他仿佛找到了突破口，夜以
继日，废寝忘食，将这部篇幅浩繁的原著大刀阔斧地改编、
浓缩、锤炼。多少个不眠之夜，灯光下是他伏案疾书的身
影，稿纸上流淌着他对人物、情节、唱词的反复推敲。当这
份凝结着心血与才华的改编剧本交到剧团导演手中时，它
已不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融入了刘成志对戏剧结构的初
步理解和东北地方特色的尝试。

导演慧眼识珠，大胆地将这个“新人”的作品搬上了舞
台。出乎意料的是，《梅花簪》在各县级剧团巡演时大受欢
迎，观众热烈的反响是对刘成志创作才能最有力的肯定。
这次成功，完成了他人生中一次至关重要的“华丽转
身”——从乐队的演奏者，跃升为案头的创作者，正式开启
了编剧生涯。

淬火成钢，讲习班里的涅槃与崛起

命运再次眷顾了孜孜以求的探索者。1963年，吉林
省举办第一届戏剧编剧讲习班，吉剧团毫不犹豫地将崭露
头角的刘成志推荐入学。这个讲习班，汇聚了当时吉林省
戏剧界的精英，由刚从北京学成归来的名师授课，重点探
讨如何改造传统戏以适应新的文艺要求。对于半路出家
的刘成志而言，这无疑是踏入戏剧圣殿的阶梯。

身处“身边全是老师”的环境中，刘成志以加倍的努力
弥补自身理论知识的不足。他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如久旱
的禾苗般贪婪地吸收着养分。课堂上，他全神贯注，认真做
笔记；课后，他虚心求教，与同行热烈讨论。更关键的是，在
讲习班期间，他得到了一份珍贵的“中央戏剧学院学员必读
书目”。他毫不犹豫地设法购齐了这套书，开始了如饥似渴
的研读。灯光下书页的沙沙翻动声，稿纸上密密麻麻的批
注与心得，见证了一个剧作家在理论熔炉中的淬炼与蜕变。

系统的理论学习像一道光，照亮了刘成志原本仅靠直
觉和热情摸索的道路，也激活了他天赋中潜藏的矿脉。思
想的火花在碰撞中迸发，创作的笔力如泉涌奔流。讲习班
结束后，刘成志的创作进入了爆发期，一部部思想深刻、情
节动人、唱腔优美的大戏相继问世。代表作吉剧《婚礼上的
眼泪》获得吉林省编剧二等奖，评剧《野狼坡》在吉林省新
时期第十六届创作剧目评比演出中荣获编剧一等奖，二人
转《三难孔圣人》在白城市“东北亚杯”创作剧目电视大奖
赛评选中荣获一等奖，拉场戏《打是亲骂是爱》在吉林省二
人转戏剧小品艺术节中获编剧一等奖，音乐剧《怪病》在白
城地区1990年度新剧目创作评奖中获剧本创作二等奖。另

有话剧《李黄玺》、京剧《宝扇传奇》、二人转《刘伶醉酒》《三打
白骨精》《杨宗保挂画》《假武松打虎》、拉场戏《山回路转》和
吉剧《马贼的妻子》（与孙玉祥合作）等佳作叠出。

刘成志的作品题材广泛，既有对传统经典的创造性转
化，也有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观照，更充满了浓郁的东北地
方特色和吉剧特有的艺术魅力。这些作品不仅被白城吉
剧团作为保留剧目反复上演，更被吉林省内多家话剧团、
评剧团等争相排演，盛况空前。他的名字，如同他笔下那
些鲜活的人物和动人的故事，迅速传遍吉林剧坛。他的作
品如璀璨的星斗，列布于吉林省戏剧的夜空；他的名望亦
如滋养他的洮儿河水，日益深广，奠定了他在白城戏剧界
的威望。

静水流深，执着坚守铸就的艺术匠心

刘成志艺术人生最动人之处，并非仅是那些耀目的奖
项和广泛流传的作品本身，而是成就之下那份“静水流深”
般的坚韧执着与纯粹初心。

刘成志断然拒绝“天才论”的光环，始终笃信“努力奋
斗”才是艺术的真谛，他常说“没什么可炫耀的”。这谦逊
的言辞之下，蕴藏的是数十年如一日对戏剧艺术本心的纯
粹守护。对白城戏剧，他倾注的不止是才华，更是生命的热
度、心血的分量与光阴的深情。年过耄耋的刘成志，虽已离
开创作一线二十余载，但却从未离开那片他深爱的艺术土
壤。八十余岁的他，跨越数百里，风尘仆仆回到白城，为青
年创作员指点迷津。他的手或许已不如当年握笔时那般稳
健，但剖析经典剧本的筋骨、点拨后辈困顿的关窍时，眼中
闪烁的光芒，依然是当年那个在吉剧处女地上拓荒的“戊
士”。他倾囊相授，不厌其烦，字字句句凝结着数十年摸
爬滚打的真知与灼见。于他，这并非仅仅是“发挥余热”，更
是践行着铭刻于生命深处的信条。“不履邪径，不欺暗室。
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
怀幼。”——这是刘成志祖父中堂悬挂的家训，墨迹早已渗
入他的血脉，成为他做人行文的不二圭臬。他将这古训的
精髓，提炼为更朴素的八个字：“助人为乐，助人为业。”“乐”，
是艺术薪火得以传递的纯粹喜悦。“业”，则将此心上升为毕
生志业——将扶掖后进、成就他人，视为与戏剧创作同等重
要的使命去担当。舞台灯光之外，他甘愿做默默举灯的人，
以经验和智慧为烛，照亮后来者前行的幽径。

时光缓缓掠过刘成志珍藏的奖状证书、字迹工整的手
稿以及昔日舞台辉煌的照片，它们无声却深情地映照着一
代剧作家伏案创作的孜孜侧影。刘成志的艺术人生如洮
儿河底的金砂，历经岁月冲刷愈发璀璨，深深融入了白城
戏剧精神血脉之中。这血脉不息流淌，提醒着后来者：所
谓文化传承的伟业，正是由无数个体以毕生光阴默默守护
的微光汇聚而成。每一束微光照亮的前路，让白城戏剧的
灯火在科尔沁的夜色中长明不熄。这灯火与洮儿河的流
水声共鸣，在光阴的长卷中，永远回荡。

我 看 我 说我 看 我 说

保护古树名木 赓续历史文脉

文图来源：
《白城古树名录》、白城市融媒体中心视觉工作室

♠树种：榆树，榆科，榆属。
♠位置：通榆县向海蒙古族乡查格歹村。
♠等级：三级古树，树龄121年。
♠状态：树高16米，胸径110厘米，冠幅17米。现为正常株，

生长环境良好，现存状态正常。
♠古树历史：该树于1904年自然生长。

♠树种：旱柳，杨柳科，柳属。
♠位置：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半拉格森村。
♠等级：三级古树，树龄121年。
♠状态：树高10米，胸径90厘米，冠幅13米。现为正常株，

生长环境良好，现存状态正常。
♠古树历史：该树于1904年自然生长。

《宋稗类钞》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富
弼听闻黄庭坚才艺双绝，想与他见面，奈何

“及一见，便不喜”，甚至戏谑道：“将谓黄某
如何？原是分宁一茶客。”虽是笑讽之言，
却也道出了黄庭坚爱茶成痴。

黄庭坚（1045—1105年）是宋代著名
文学家、书法家，出生于江西著名的产茶
区——洪州分宁双井（今江西省九江市修
水县），自幼亲见农户种茶、摘茶、制茶、饮
茶，潜移默化中，他也成长为一个深谙茶艺
茶道之人，并且用自己细腻的笔触将爱茶
之情付之于诗。

治平四年（1067），黄庭坚中进士，开始了

他的仕宦生涯。他走过很多地方，尝过很多地
方的茶，对家乡的茶始终情有独钟。尤其是对
被欧阳修誉为“草茶第一”的双井茶，他更
是不惜笔墨，创作了大量咏叹之作。

“山谷家乡双井茶，一啜犹须三日夸。
暖水春晖润畦雨，新枝旧柯竞抽芽。”家乡
的双井茶啜饮一次，便让人不禁夸赞多
日。元祐二年（1087），黄庭坚迁著作佐
郎，加集贤校理。他在京任职，家乡人捎来
双井茶，他就想到与苏轼分享，并作《双井
茶送子瞻》：“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
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
珠。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硙霏霏雪不如。
为公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诗中
首先说苏轼在翰林院挥洒才华，接着对家
乡产的双井茶推崇备至，这样好的茶叶放
在茶磨里研磨，细碎的茶粉白而细腻，连雪
花也比不上它。黄庭坚不仅是苏轼门生，
更是苏轼好友，两人经常吟诗唱和、弈棋联
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黄庭坚辗转各地
任职，经历许多坎坷，心态逐渐平和恬淡。
而此时的苏轼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官场
得意，作为挚友，黄庭坚提醒苏轼不忘黄州
旧梦，要调适好心态。

黄庭坚饮茶，也喜欢煎茶，将煎茶视为
一大乐趣。他的《煎茶赋》写道：“汹汹乎如
涧松之发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云。”
煎茶煮水的声音如同山谷中的松涛之声，
洁白的茶末就如春日天空中绵绵的白云让
人赏心悦目。

黄庭坚写煎茶，常有令人眼前一亮之
句。在《谢黄从善司业寄惠山泉》这首诗
里，他写道：“急呼烹鼎供茗事，晴江急雨看
跳珠”，用“晴江急雨”来描写茶水沸腾之
景，别出心裁。最让人惊叹的是他在另一
首诗描写炉火煮茶之声的两句：“曲几团蒲
听煮汤，煎成车声绕羊肠。”诗人巧妙地以
羊肠小道上的辘辘车声来比喻茶沸之声，
苏轼读到后，赞叹：“黄九恁地怎得不穷”，
黄庭坚真是有无穷的想象力啊。晁补之也
附和道：“如此佳句谁能识！”

黄庭坚爱茶写茶，除了因家乡产茶，更
因为茶性恬淡清和，外柔内韧。文人笔下，
茶是“清苦先生”“清雅居士”，茶圣陆羽曾
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
德之人。”黄庭坚出生于茶乡，高洁脱俗的
茶文化滋养了他的心性，年幼时他便作《牧
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垅

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以牧童之悠闲，与机关用尽的名利场中人
对比，表达对争名夺利的厌恶。

黄庭坚为官“不以民为梯，俯仰无所
怍”。每到一处，体察民情，多有惠政。被
贬黔州期间，他随茶农上山采茶，《踏莎行》
里留下了他与茶农共采茶的欢乐：“画鼓催
春，蛮歌走饷。雨前一焙谁争长。低株摘
尽到高株，株株别是闽溪样。”

黄庭坚寄情于茶，借茶言志，塑造了廉
洁刚正的茶君子形象。他写茶饼形状“方
圭圆璧”，方形如圭，圆形如璧，圭、璧都是
玉，而玉本身承载了君子之德。“碎身粉骨
方余味，莫厌声喧万壑雷”，宋人制作的团
饼茶，煮前要碾成粉末，这种粉身碎骨却不
改其味的特质，何尝不是一种人格的象
征。欧阳修也说：“岂知君子有常德，至宝
不随时变易。君不见建溪龙凤团，不改旧
时香味色。”经冬不改品质，恰如君子，坚守
本心。在《送王郎》一诗中，黄庭坚劝勉自
己的妹夫“要须心地收汗马，孔孟行世日杲
杲……儿大诗书女丝麻，公但读书煮春
茶。”希望妹夫能潜心道义，体会孔孟思想
的绝妙，读书饮茶，提升自身修养。由此看
来，茶真是儒士修身养性的一剂良方。

黄庭坚为官多年，仕途坎坷，但他心性
淡然，乐天知命，随遇而安，憧憬“寒窗对酒
听雨雪，夏簟烹茶卧风月”的宁静生活，也
正因为有这样淡泊的人生态度，饮茶才变
得诗意万千，他品茶“恰如灯下，故人万里，
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考古博物馆和我们常去的遗址类博物馆，到底有何不
同？如果说，遗址类博物馆就像一本“历史成果图鉴”，向
我们展示历史文化沉淀下来的精彩成果；那么，考古博物
馆则更像一部文物“侦探手记”，它不只展示文物，还会把
考古学家如何发现、研究这些文物的全过程娓娓道来，让
我们看到背后的探索逻辑。

例如，玉架山考古博物馆打破了传统时间轴线展览的
模式，用“考古学视角”串联起遗址现场和博物馆展陈，从第
一步的考古发掘到最后的成果解读，完整还原了考古工作
的全链条。在这里，观众能够沉浸式了解考古学家是如何
一步步揭开历史谜团。

那么，参观考古博物馆可以重点看些什么呢？
首先，多关注考古技术与工具，这些都是考古工作的“秘

密武器”。通过它们，你将认识到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不是靠
“猜”，而是用科学工具和方法，从土壤、地层、器物中一点点提
取历史信息。

其次，要留意文物出土时的原始状态。比如，不同种类玉
器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这可不是无关紧要的“背景”，它们能
还原先民的生活场景，传递器物承载的礼仪信息。

再者，深入了解考古研究的成果。一件文物距今有多少
年？当时是用什么技术制作的？它所属的文化与周边文化有
什么联系？这些关于年代测定、工艺分析、文化解读的成果，
能让我们透过文物，感知历史深处的温度与厚度。

想让考古博物馆之旅更有收获？不妨牢记这3点“别错过”。
别错过相关考古遗址的背景知识和基本文物介绍。有了对

参观对象的基本了解，再带着问题参观，会更容易找到共鸣。
别错过展馆里的多媒体互动设施。这些设施，有的能模

拟考古发掘现场，有的能演示文物修复过程，亲身体验会让抽
象的考古知识变得鲜活。

别错过专业导览或讲座。专业人士的讲解能带你看懂展
品背后的故事，让参观更有深度。

考古博物馆就像一扇通往历史现场的大门，它不只是告
诉我们“过去有什么”，更会梳理“我们如何知道过去”。当置
身考古博物馆，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之旅就由此开启，跟着考
古的逻辑，去实现一次别开生面的历史探索吧！

（据《人民日报》）

来考古博物馆重点看什么
●陆文宝

寒 泉 汤 鼎 听 松 风
●范永林 李雷

宋代孕育了精雅的茶文化，这是南宋
画家刘松年 《撵茶图》 中正在制茶的匠
人。 资料图片

黑土地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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